
昔日花女 今朝难觅踪迹
鼎盛村落 后人不知来由
文/片 本报记者 张爽

今日滨州 C072013年7月8日 星期一 编辑：赵旭 见习美编/组版：王圆

读城

当年踪迹无处寻

只有村名在

花牛王村位于滨州惠民县李庄
镇北部，现如今已经跟大郭村合并
为一个行政村。初次听说这个村，记
者并没有感到特别之处，只觉得村
名颇有意思。家住惠民县李庄镇大

周西村的周立起老人告诉记者，这
个村子元代就已经存在了，其实真
正的村名应该是花女王村。好奇之
下，记者决定到村里一探究竟。但当
记者驱车寻找这个村子时，却费了
不少功夫。

从地图上看，花牛王村是在246
省道东侧，惠民县申家桥附近。可来
到申家桥附近，向当地的居民打听
花牛王村时，却都不知道有这么一
个村子。此时已经接近中午，辗转联
系到提供线索的周立起老人，向他
打听村子的具体位置。

吃过午饭，周立起骑车从家中
赶来，由他带领路花牛王村。在路
上，老人告诉记者，现在的花牛王村
已经不是单独的一个行政村，在70
年代前后，因为村里人口较少，就跟
附近的郭家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
对外统一叫郭家村。“你们要是向外
面的人打听郭家村在哪里，别人都
知道。要是单说花牛王，知道的就很
少了。因为两个村子合了有些年头，
很多人也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村
子。”

从李庄镇政府到花牛王村大约
有30分钟。拐了几个弯之后，周立起
老人将车停在了一个村子道路的一

侧，下车指着路左侧的几处房子说：
“这就是花牛王村。”普通的农家院
落，夹杂在砖瓦房之间的土培矮屋。
周立起老人带记者穿过一条小胡
同，来到一条大约有4米宽的土路
上，“这就是花牛王村的主街道。这
个村子很小，只有这一个街道，虽然
前后都有人家，但是只有这个路两
旁的十来户人家才是真正花牛王村
的村民。”

孟氏做花谋生计

小村因花而得名

记者大体测量了一下，这条所
谓的主街道宽度也不过4米左右，从
花牛王村头走到村尾用不了5分钟。
因为正是中午时分，外出活动的村
民很少。走在这条道路上，很难想象
几百年前的样子，转了一圈，竟然连
一个村碑也没有找到。向村民打听
村子的故事，只知道叫花牛王村，别
的都不再知晓。记者一度开始怀疑，
会不会这仅仅是单纯的一个名字，
而没有任何的故事，周立起老人向
记者道出了这样一个传说。

周立起老人年轻时，家中是远
近闻名的木匠。早年跟随父亲走南
闯北，去过不少地方，也在当地听说
了不少有趣的传说。花牛王村就是
其中的一个。

早在元朝的时候，曹州有位名
叫王君兰的秀才学识丰富，被当时
的定陶县知府知晓，要破格提拔为
县丞。然而定陶县的县令却因为王
君兰性格刚直，不会溜须拍马，经常
遭到县令的百般刁难。县令还肆意
欺压百姓，老百姓敢怒不敢言。王君
兰对于这样的事情非常气愤，发誓

终身不再步入仕途。于是便带着妻
儿离开，来到了当时的棣州城南五
十里的王家庄(在今惠民县李庄镇
北郭村村西)，在这里成了一位教书
先生。

王君兰有一妻两女，一家五口
仅凭着他教书赚来的微薄收入，根
本不够家人的开支。人生地不熟，根
本就求助无援。要怎么办呢？王君兰
的妻子忽然想到了一条生计，不仅
解决了一家人的开支，还让这个不
起眼的小村落，远近闻名。

王君兰的妻子孟氏是一位大家
闺秀，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那时候有
人制作绢花摆在家中加以点缀，或
女子用来装饰头发、衣物等。孟氏就
想要将绘画技艺与手工做花相结
合，制作绢花贴补家用。于是他向王
秀才说明了想法，王秀才同意之后，
便购来了绸、绢、绫等材料精心研制
起来。如何剪花瓣儿和花叶儿，如何
缠花梗儿，如何拼色、组合等，各种
工艺反复试制，终于成功了。做出的
成品牡丹花、芙桑花、玫瑰花、月季
花等都和刚摘下来的鲜花一样，可
以说是以假乱真。

这个营生当时在棣州一带独一
无二，每天上他家求购绢花的人络
绎不绝，故而生意一天天做大，没有
两年的时间，王家庄的绢花便远近
闻名，就连外地的商贩也到这里来
购买。

村里人见王秀才一家做绢花发
了财，也都纷纷登门向孟氏求艺。孟
氏对于登门求艺的村民毫不保留地
将制作绢花的手艺全部传授。不长
时间，村里的许多居民就都学会了，
绢花也就成为了王家村的特产标
志。每当到秋后农闲的时候，花贩们
就到村里来上门等货。有的时候花
贩们为了购买到绢花，直接住在村
里。由于绢花是由村里的花女所做，
花贩们直接和花女们洽谈生意，久
而久之，花贩们就干脆将王家庄改

称为“花女王庄”。
时到元末明初，战争频繁，瘟疫

流行，年轻男子被抓走当了兵，染上
瘟疫的人大量死亡。棣州一代人烟
日渐稀少。花女王村的人也所剩无
几，绢花手艺灭绝。二百多户人家的
大村缩小到几户。年代久远了，花女
王村的绢花名声淡漠了，村名也随
之讹传谓“花牛王家”。

村养花牛无人敌

后人乐道花牛王

花女的传说虽然现在已经无从
考证，但是许多人愿意相信这个美
丽的传说。不过，记者在花牛王村里
走访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位叫王佃
峰的老人，他在这个村里生活了近
70年。

他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有趣
的传说。“我小的时候，曾经听我父
亲说过关于我们村名，和以前村里
养的一头大花牛有关。”据说在解放
以前，这个村子还叫王家庄，而牛作
为农作时的劳动力，不仅仅是王家
庄，周边的村子里都会养牛。然而，
这个村里曾经一户人家养的牛特别
大，比平时的牛要大出许多，可谓是
牛中之王。周围村里的人得知这个
消息后，慕名而来欣赏这头大花牛
的风采，知道的人多了，来村里看牛
的人也多了，让原本并不热闹的小
村瞬间有名起来。

时间一长，人们对于这个村子
原本的名字就淡忘了，久而久之却
记住了这个村里有一头大花牛，索
性人们直接将村名改为“花牛王
村”。村名由此而来。这个村子主要
以种植大蒜、棉花为生，人们忙于农
事，渐渐也就没有人记得这个村子
的由来，只留一条街道和十余户人
家的景象，让后人遐想。

惠民县李庄镇北边有一
个小村落名曰花牛王，全村仅
一条街道，十余户人家。相传
元朝末年，小村因绢花盛极一
时，后因瘟疫村内居民所剩无
几。村名虽被沿用至今，但难
寻当年知情人，只有传说故事
让后人细品当初。

如如今今的的花花牛牛王王村村只只剩剩十十几几户户人人家家，，5500多多口口人人。。

栏目寄语：
夜听窗外雨打芭蕉，油灯燃尽岁月斑驳。一座城市像一个人。
是灯红酒绿的张扬还是独守寂寥的淡然？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性格，它像一杯醇酒，需要慢慢品味。无论是生于斯长长于斯的本地人，还是客居异乡的漂流族，无不在创造这

座城市的时候被这座城市的气息感染着。
文化是一种力量，也是一座城市的脊梁。当繁华褪尽，人们还能在热闹过后找到精神归属，这是一座幸运的城市，也是是一座城市的幸运。
本报特推出“文化寻踪”栏目，深度挖掘和剖析滨州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将这座城市鲜为人知的一面翔实而优雅地展展现在您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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